
本届的中央委员
和中纪委委员年平均
受处分率比普通党员
还高得多，只有一个解
释，他们的自身素质有
严重问题，但是我们的
权利结构和选人用人机
制体制问题更严重。

现在三十多年的
腐败呆账存量太大。矫
枉在强力反腐高压态
势下必须过正。不过
正，三十多年的偏差纠
正不过来；不过正，不
足以争取党心军心民
心，也不足以表明新一
届中央领导的立场态
度和决心。

李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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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冬至的晚上8点，一则看
似突然的消息让吃饺子的喧腾声
归于沉寂，进而哗声四起，更大的
议论引爆全国——— 令计划落马。

两年以来，无论是“周五见”
还是“8点见”，冰冷的“涉嫌严重
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十五
个字，让上至副国级下至各地市
领导干部的人生突然转变。反腐
不断，中纪委网站忙个不停，贪腐
官员的心也吊在半空。

近日，记者专访中国纪检监
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他从军
队纪委到地方纪委，又从地方纪
委到中纪委，几十年的纪检工作
经历，使他对我国反腐之路非常
熟稔。他认为十八大之后的反腐
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而未来反
腐斗争突破口在于权力结构的改
革，其中设立政改特区就是“治
本”的重要载体。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

““刑刑上上大大夫夫””只只是是治治标标

齐鲁晚报：12月5日，中央政
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周永康严重
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周
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
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党的十八大后，中央进行高
强度反腐，是不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规模最大的？

李永忠：“十八大”到现在两年
来的高压反腐，可以称之为建党九
十多年、执政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三
十多年力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效
果最好的一次。强力反腐之前也搞
过，但是一般保持在一年左右的时
间。十八大以来的强力高压态势至
今已两年。

齐鲁晚报：周永康、徐才厚两
个特大老虎相继落马，人们说终
于“刑上大夫”了，这种举措有什
么意义？

李永忠：查处周永
康等有多重意义。决
心意义，彰显中央
坚决反腐决心；震
慑意义，震慑问题
官员和贪腐官员
赶快收敛收手；教
育意义，教育公职
人员和党员，不能胡
作非为；反思意义，就
是周永康一开始不是坏人，
他是怎么腐败的呢？除了他自身
素质不高等主观原因外，还有权
力结构和用人体制方面的问题，
这是更重要的客观原因。我们要
反思这种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

还有就是改革意义，就是要
改革这种用人体制、权力结构。

齐鲁晚报：这种用人体制、权
力结构问题出在哪里呢？

李永忠：反腐才两年，落
马省部及以上高层干部就
有60多个。其中包括
十八届的4名中
央委员、6名候
补 中 委 和 2

名中央纪
委委员。
他 们 占
了 十 八
届中央委员会
和中纪委委员会502人的2%

（因有 4人同时担任中央委
员和中央纪委委员）。我们党
历年来处分党员的比例一般
在千分之一点五到一点七，
很难突破千分之二。本届的
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年平
均受处分率比普通党员还高
得多，只有一个解释，他们的
自身素质有严重问题，但是我
们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机制
体制中的问题更严重。

而这两大制度上的硬伤，通常
很难通过技术性的改进加以弥补
和解决。如果不从体制制度的改革
来解决这两大硬伤，最后只能是徒
劳无益。

“委员”处分率
远超普通党员

经改看小岗，政改看后陈

齐鲁晚报：您在公开场合称这是输
不起的反腐战争？

李永忠：目前的强力反腐高压态势
还不能减弱，因为我们虽然赢得了时
间，但是并没有赢得空间。赢得时间是
前提和条件，赢得空间才是根本和关
键。其中就包括先赢得政治体制改革特
区的局部空间，然后才能逐步赢得政治
体制改革的全局空间。

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还没设立，
但在未来，如果不能设立政改特区，就很
难形成政治清明、政府清正、官员清廉的
现象，那么就无法把“三清风气”复制到
县、市、省乃至全国。所以只有真正通过
政改特区，先在局部赢得空间，才能最
终赢得全国反腐败胜利的整体空间，才
能真正打赢这场输不起的反腐败斗争。

齐鲁晚报：政改特区该怎样设立？
李永忠：关于政改，最早的是邓小

平1980年的“8·18”讲话，题目就是《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三十年前，
我认真研读邓小平文选，我以为在他
的三卷中最重要的就是这篇文章。可
惜的是，尽管邓小平强调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但是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
都一门心思抓经济建设，抓经济体制
改革，基本不抓政治体制改革。

在今年中纪委三次全会上，习总书
记第一次提出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

构”。言下之意，我们党内的权力
结构，我们国家的权力结构，还
不够科学。如果已经接近科学

了，习总书记只能用改革、改进、改善或
者健全和加强党内权力结构和国家权
力机构。这些动词都没用，用的是形成，
言下之意是还没有形成。

齐鲁晚报：这貌似很难操作，现实
中没有例子？

李永忠：其实习总书记在浙江担任
省委书记时，浙江就进行了实践。上世
纪90年代中期，金丽温高速公路建设涉
及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随着工
业园区的开发及城乡一体化建设，全村
1200余亩土地被征用，土地征用款达
1900余万元。当时由于村里重大决策不
公开，村务管理不透明，财务支出不规
范，部分村民为发泄对村干部的不满，
掀翻了政府公车。村支书不是在换届选
举时落选，就是因为经济问题被免职。
在这样的形势下，村里百姓自发地组织
了一个相对独立于党支部和村委会的

“第三委”——— 村务监督委员会。这十
年，后陈村没有一个村干部违纪违法，
没有一笔村集体财产流失，没有一个村
民越级上访。

习近平在九年前亲自带队调研，充
分肯定了这个村搞异体监督的成功案
例，先后五次进行批示。后陈村设立村
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也写进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在我看来，三十
年前经改看小岗，三十年后今天的政改
看后陈，如果能够把后陈村的经验推进
到县一级、市一级，甚至更上层，我们将
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在法治前提下，矫枉必须过正

齐鲁晚报：您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反
腐必须“矫枉过正”，为何矫枉过正？

李永忠：这些年由于权力含金量急
剧膨胀，寻租的机会迅速增加，而相对

的监督却不断萎缩。尽管每年都在反
腐败，但是基本不在笼子里的权
力，其滋生蔓延腐败的速度，远远
大于查处的速度。因此不仅出现
了大官大贪的必然现象，也出现
了小官也能大贪的奇特景象。

我对此的解释就是，假如省
委书记的权重是100，对他的监督

也是100的话，省委书记的腐败就基
本等于0。但如果一个村支部书记的权

重只有1，对他的监督却等于0的话，1比0

也是一个无限大的数。这就是小官何以
大贪的一个数学解读。

现在三十多年的腐败呆账存量太
大。矫枉在强力反腐高压态势下必须过
正。不过正，三十多年的偏差纠正不过
来，不过正，不足以争取党心军心民心，
也不足以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的立场态
度和决心。

齐鲁晚报：会不会误伤？
李永忠：真理向前多迈出半步就有

可能成为谬误。在高压反腐态势下，肯定
会有一些误伤，但这个比例不能高，否则
容易引起相当多的冤假错案的出现。

在强力反腐高压态势下，承担主要
任务的纪委以及各有关职能机关部门，
一定要按照四中全会所强调的，依法治
国，依法执政，同样也必须依法办案。没
有法律这个底线，就很容易出问题。

齐鲁晚报：现在有人害怕五年后、十
年后，反腐不能持续下去，您怎么看？

李永忠：十八大前对反腐败形势的
预测，我专门撰文写过“十年三看”，
即：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
当年。当年看反腐败高压态势能不能形
成，三年看政改特区能不能设立，现在
强力高压反腐已经过两年了，政改特区
必须尽快设立。如果三年内政改特区可
以设立，那么五年内就可以将政改特区
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10%—30%的地
方。这样下一个五年就有戏了。如果这
三年内看不到政改特区的设立，五年内
看不到政改特区经验在全国10%—30%

的地方复制拷贝。那么，下一个五年，
固化的政治体制弊端必将隐蔽蚕食或
高调反弹，靠强力高压态势所取得的反
腐成果——— 治标为主所赢得的时间，将
因为未能转换为足够的治本空间，而付
之东流。下一个五年即便想治本了，想
设立政改特区了，恐怕就不是人力能及
的了。

正是对这些年极其严峻的反腐败态
势的深刻认识，正是对我们沿用至今的
苏联模式的沉痛反思，习近平总书记才
尖锐指出：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
的明天。因此他鼓励地方各级大胆实践、
大胆探索、大胆试点、大胆干。王岐山书
记才在反腐败已经取得如此明显成效
时，深刻指出：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
争。

因此，“刑上大夫”只是治标，形成科
学的权力结构才能治本！

本报记者 刘帅 实习生 王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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